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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院举办的历时四个半
月的展览“神游——历史时空中的数字
艺术”，将人们所熟知的商代人面纹方
鼎、T形帛画等院内重要馆藏，与来自世
界各地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一同展
示，让考古与艺术、历史和现实产生了
视觉上的共振。展览中出现了曾在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个展的艺
术家梁绍基的影像作品《平面隧道》，其
创作灵感来自湖南省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素纱单衣。

梁绍基作品以及素纱单衣复制品
被放置在一起，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纤
细的蚕丝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历史，蚕的
生命始终与人类的智慧交织在一切，或
许这种特殊的生物材质真的形成了一条
隐秘的时光隧道。而此次展览的特点即
在于此，将虚与实、存在与想象融合在一
起，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的“头脑风暴”。

湖南博物院官方微博账号在展览
开幕当天傍晚，发布了一条消息：“新展
开幕！湘博带您领略历史时空中的数
字艺术”。笔者注意到有评论称“有意
思”，也有人表示“不知所谓”。而这种
截然相反的评价，反映出部分观众对于
文物与当代艺术并置展示的困惑。

湖南省博物院是一座大型历史艺
术类博物馆，这类博物馆对展示在世艺
术家作品通常十分慎重。例如在2009

年，年近50岁的严培明成为首位在法
国卢浮宫举办个展的在世艺术家。而

展览“神游”中的参展艺术家王苡沫出
生于1996年，2021年才取得四川美术
学院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的
确不同于以往的惯例。

正因为历史艺术类博物馆拥有价
值判断的话语权，所以进入其场域的艺
术家也意味着获得了来自权威的肯
定。例如法国奥赛博物馆的前身之一
是1818年成立的卢森堡博物馆，卢森
堡博物馆规定只有在艺术家去世十年
后，他们被公众认可的作品才会进入卢
浮宫，而不被认可的作品将会被捐赠给
政府或其他机构。

展览“神游”是一场跨学科、跨媒介
的展览，其挑战性与实验性与十月革命
后苏联博物馆界萌发出的新思潮十分相
似。那时候前卫艺术的领袖马列维奇与
亚历山大 ·罗德琴科就认为博物馆应该
是在世艺术家的实验室，专注于未来。

回顾中国博物馆举办的文物与当
代艺术并置类展览，可以追溯至1996

年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故宫博物
院的合作。当时，法国艺术家让-皮埃
尔 ·雷诺的巨型雕塑作品《金盆》在太和
门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展示。这件作品
曾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地展出，其
简洁的现代花盆造型与明清故宫建筑
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个观众都可以
对这件作品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

2013年底，南京博物院重新开放，
其二期改扩建工程竣工扩大了博物馆的

展示空间。2015年5月，南京博物院举
办展览“呼吸——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
塑”，展出了29位中国艺术家创作的59

件雕塑作品。虽然此次展览中并不是所
有的作品都属于当代艺术，但这场展览无
疑是当代艺术大规模地出现在大型综合
类博物馆当中，且其中的一些雕塑作品至
今仍放置在博物馆的公共空间。

2018年，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推
出“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
系列艺术项目，展出了100余件藏品文
物与30余件组当代艺术作品。该展览
由机构策展人许笑潇与来自中国美术
学院的独立策展人宋振熙策划，从现实
中复杂、多元的女性问题出发，以先锋
性的姿态将文物与当代艺术在馆内空
间并置展示，是一次对于中国博物馆叙
事传统的革新与策划理念的颠覆。
“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

馆”系列艺术项目的出现，也恰好与博
物馆的使命契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
馆的使命在其官网中被表述为“通过历
史文物和当代艺术的精品收藏和陈列、
工美大师和非遗传人的活态展示和传
承、丰富新颖的公共参与活动，成为运
河文化遗产、杭州城市文明鲜活的记忆
读本，为城市生活的构建传统融合现代
的文化自觉。”而杭州作为中国美术学
院的所在地，艺术家的创作也是现代城
市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该项目让博物
馆关注现实事件、关注城市变化，以及

关注了人的生存状态。
在2019年之后，物与当代艺术并

置展览在博物馆中增多，如四川博物院
展览“物 · 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
展”、苏州博物馆展览“画屏：传统与未
来”、山西博物院展览“玉见你──周代
与当代关于玉的对话”、云南省博物馆
展览“摩梭MOSO：家庭 ·婚姻 ·对话”、杭
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永远有多远”、
洛阳博物馆展览“上洛”、故宫博物院展
览“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
象”、杭州博物馆“净因——第四届杭州
纤维艺术三年展特别项目”等，反映出
中国社会思想的多元与活跃。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穆祉潼
认为，博物馆需要设计一套新的阐释系
统来弥合文物与当代艺术品之间产生
的某种冲突，而在这种新的表达体系的
建构过程中，策展模式也得到了创新；
但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即如
何找到一种观众能够理解的、更加合理
的方式来建立观众、文物与当代艺术品
之间的联系。正如湖南省博物院官方
微博账号下的留言，有的观众并不认同
博物馆将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
一起展示的做法。

博物馆如何选择当代艺术品进行
展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而将其与文物并置并发生联系，这种联
系本身的合理性与话语体系背后的主
观性必定会引起争议。从历史上来看，

像埃尔 · 格列柯、文森特 · 梵高与克劳
德 ·莫奈等艺术家都是在世时作品引发
争议，其价值都是在很久之后才被人发
现并肯定。而博物馆不论如何选择文
物与当代艺术作品构成“对读”的关系，
都将引发观众发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声
音，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

但是，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议反而能
体现博物馆的公共性，即博物馆是观众
讨论、对话的场所。特别是在全球化进
程面临挑战、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
博物馆不能成为“一言堂”，应该将开放、
包容与思辨的意识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作为展览“上洛”的联合发起人之一，同
时也是“开放博物馆”的发起人，上海大
学教授徐坚曾表示，开放性是博物馆未
来的发展方向，博物馆应该赋予社会公
众更多的权力，不仅仅是物质性和实务
性的开放，更是精神性和知识性的开放。

当代艺术作为拆卸博物馆知识性
围墙的一种手段，表明博物馆将主导权
部分让渡给了艺术家，这是一种经过协
商后的开放。而艺术家再将主导权还
给了社会公众，因此，只要是博物馆遵
循一定的原则，选取当代艺术与文物共
同建构积极的意义，就应该给予支持。

此外，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出土文
物，反映出那个时代最高的技术水平，
会让观众产生一种难以超越的“无力
感”。但是，任何古代文明的出土文物，
不论其在制造技术上多么精美，在技术

与功能上都与当今高科技产品相差甚
远。因此，展览中与文物并置的当代艺
术起到了一种提示的作用，让人们意识
到不能因循守旧，只有开辟一条新路才
能取得人类智识的突破。展览“照见天
地心”展出105件故宫文物之外，还出
现了艺术家徐冰用地书符号翻译的王
羲之《兰亭集序》，其展示的意图正是要
凸显一种独特的创造力。创新，是一个
民族发展的不竭之源，是社会变革的重
要，人的价值因创新得以彰显，博物馆
同样也应该鼓励创新。

英国政府自上世纪末开始推动博
物馆教育，“相信教育是当今博物馆的
核心角色”；中国博物馆也认为教育是
当代博物馆的首要目标，因此近年来公
共教育活动、研学旅行与馆校合作呈现
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美育的角度来
说，与文物一同展示的当代艺术会引发
青少年和儿童的好奇心，并且可以在博
物馆教育者的引导下激发想象力：“既
然艺术家可以通过文物获得创作灵感，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博物馆教育
者需要告诉青少年和儿童艺术家是如
何看待文物、如何进行思考，以及他们
用了哪些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与文
物一同展示的当代艺术，也极大地提升
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作者为东南大学区域国别视觉文
化方向博士研究生）

并置展示的文物与当代艺术，带来哪些思考
于奇赫

艺 · 见

热络，直率，真性情，海上画家群体

中，庞飞是独特的存在。不单单其人，也

包括他的画。他贡献了当代水墨来自上

海的一个独特样本。

从2011年跻身文汇报“上海文化新

人榜”、2014年入围第六届“上海文学艺

术奖”中的“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一路走来，今年50岁的庞飞，不会再被

归入“新人”行列。继两年前先后在苏州

博物馆和北京画院举办大型个展之后，

他正在筹备将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举办

的个展，想让更多的人感受新海派艺术

的活力，也想带着从几个大展中汲取的

得失与能量，继续前行。

传统与当代，相融共生

主攻山水，游刃有余地行走于传统

与当代之间，庞飞终以酣畅淋漓的泼墨

泼彩形成自己成熟的画风。很难定义这

究竟是怎样一种画，无论艺术评论家李

小山用以形容它们的“耐看和深度”，还

是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提

示其意境时所用的“玄秘与幽深”，无不

指向一种耐人咀嚼的丰富性。南与北，

灵秀与苍茫，自然与文人，传统与当代，

古意与国际，感受与笔墨，实景与虚境，

精深与广博……这些看似对立的名词，

在庞飞的画中都浑然天成，日益显出一

种圆融的面貌。

这种特性或与艺术家的人生轨迹不

无关联。庞飞的家乡在陕南紫阳，南临

四川，北依秦岭，当属南北交会之地。从

大巴山麓走来，辗转厦门、广州、深圳、杭

州等地，他从乡村教育的驻村督导到投

身特区教育，再至冲到杭州西湖边的中

国美术学院进修，最终落到上海，成为了

“新上海人”。

大巴山里长大，画山水，再自然不

过。难怪庞飞常常笑言：“身为山水画家

的最大优势，在于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山

里人。”大巴山里来的西安画家特别多，

热情满满地给他们带路，充满好奇地看

他们写生，年复一年，庞飞的山水画启蒙

就是这样在长安画派的滋养下完成的。

日后，又因人生路之转向，而叠加上浙

派、海派等诸家影响。

从相对传统的积墨转向带些抽象意

味的泼墨，令庞飞完成迄今艺术创作历

程中最大的一次风格转变。这种转变的

形成，在他定居上海不久。庞飞笑言，开

放性、国际化是上海重要的文化底色，

“在这里从事艺术创作，不创新，不研究

当代，是对这一方水土的辜负！”他还记

得探索初期，有位资深画家在看过他的

一批作品之后说：“你的积墨山水已经画

得挺好了，但全中国每个县城几乎都能

找到擅长这种画法的画家，倒是你的泼

墨，虽不成熟，我却是第一次见。”这话给

了庞飞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坚定了从传

统国画驰向当代水墨的创作道路，进而

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辨识度。

这样的画，远看，如同一幅抽象画，

看山不是山，走近，仿佛身在此山中，似

能感觉到山中的风云骤变，水汽氤氲。

庞飞以大面积泼墨形成忽重忽轻的墨色

变化，以烘托气氛，表现出云雾绕青山的

虚实相生之景。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评

价，庞飞画中呈现的空濛感、尘埃感，正

是对水的润泽、墨的尺度有相当把握之

后才达到的境界。其中，泼墨揉纸构成

一种引人关注的特殊技法，既可上溯至

“败壁张素”的传统渊源，也有当代艺术

中的“偶发”因素。无数的抽象叠加，呈

现出意味深长的“熟悉的陌生感”。

近年来，庞飞又为笔下的山水敷上

斑斓的色泽，在泼彩上越走越远。这一

系列作品渲染更加自由，宛如一幕幕梦

里天堂，人间仙境。其泼彩用色不同于

张大千的妍丽或是刘海粟的野性，有意

对色彩进行降调，甚至将墨色相融，以此

去除青绿的艳丽和烟火气，追求色墨一

体的浑然效果。

有意思的是，庞飞的山水画中，又分

明可见两座真实的大山——巴山与太行

山。作为记忆深处魂牵梦萦之处，巴山

是庞飞山水画创作的出发点。它的奇

险，它的神秘传奇色彩，它印了“巴山夜

雨”的氤氲感，无不滋养着庞飞的创作。

太行山则更具北方大山的雄浑气魄，其

特殊的山石质感和辉煌的革命历史，承

载了庞飞锐意进取的艺术自觉，为其创

作提供了形式和意义上的双重灵感。甚

至于，当今的现代景观循着庞飞的山水

画也有迹可循。那通常是盘山公路上行

驶的汽车，在某个不起眼的位置若隐若

现，如彩蛋一般入画。

在尚辉看来，庞飞的山水画，既不是

用水墨直接呈现视觉所见的写生性山

水，也不是完全脱离对象纯以传统笔墨

表现审美经验的笔墨性山水，而是在这

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切入点。即，在

表现现实性的山水上，不是照抄自然、甚

至于也不是从写生画稿转变而来，而是注

重感受真实性的表达。从中能够看到这

一代人对于意象观照自然与表现主观心

性这一中国画文化精神的理解与把握。

以笔绘真心，再度出发

正当庞飞凭借面貌日趋成熟、风格

逐渐稳定的泼墨泼彩山水，赢得一定的

学术地位，作品近年亮相西岸艺博会等

大型展会，亦备受中外藏家青睐，他其实

在暗自“憋大招”。

最近一两年，庞飞把能推的应酬全

推了。他将更多的心思，一方面放在了

外出写生这件事上，另一方面则用于揣

摩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精神，尤其是

一种“拙”的境界。

春天随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同事们

赴敦煌写生采风，庞飞带回一系列写生

小品，面貌迥然不同于他为人熟知的山

水画。这是颇见松弛感的写意水墨，用

阔笔淡彩绘眼前即景：千佛洞的菩萨，丹

霞的地貌，鸣沙山的骆驼，莫高窟前排队

入场的游客……画面删繁就简，甚至聚

焦局部，加以抽象，刻意挖掘事物背后的

趣味，有时似写意漫画。

“保持泼墨泼彩山水画水准的同时，

我一直在寻找新的感觉。”庞飞说。而到

各地写生，正是他所认为的一种有效途

径。脚踏大地，问生活要灵感，走到哪，

总能收获到活泼泼的系列创作。庞飞写

生，随身往往就带一支小勾线笔，大面积

的渲染便碟、碗、墨甚至雨一起上。同行

者说他是泼墨派，他则笑称自己是“怎样

都行”派。

中国古代画家早已深谙写生之道。

荆浩见太行松，在《笔记法》中写道：“因

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

凡数万本，方如其真。”黄公望则在《写山

水诀》记述：“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

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

有发生之意。”从“数万本”到“发生之

意”，庞飞认为便是脱胎换骨。他坦言，

写生，在于人与物象两相遇的感觉。朱

光潜说到的所谓“静趣”，自己尤其推崇，

那是陶渊明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王维所写的“倚杖柴门外，临风听

暮蝉”。重要的是自然天成画“自己”。

一头扎进中国传统绘画的宝山，庞

飞在追求当代的路上越走越远时，愈发

坚定。尤其令他“上头”的，是中国传统

水墨中的写意精神。从关良到齐白石，

从扬州八怪到梁楷、牧溪，庞飞毫不讳

言对于这些画家的钟爱。他们几乎无一

例外擅长大写意的“减笔”画，带有某种

共通的特质，那是一种“拙”，有别于很多

绘画名家的“巧”。其间蕴含着历经千帆

之后的洗练，或许恰如那句“轻舟已过万

重山”。

偷师传统，上不上手很关键。徐汇

滨江的画室里，堆满了庞飞从域外“淘”

来的小幅古代文人画——眼下正是域外

水墨回流的窗口期。它们大多距今有些

年岁，题材庞杂，绘者之名或已不可得

知，画面以逸笔草草形成的盎然趣味，让

人过目难忘。庞飞将其中的不少装裱成

了一本可以随手翻的册子，俨然“武功秘

籍”，随时观摩研究。这些小画，不是出

自中国古代，就是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真迹中，更能触

摸到传统水墨的温度。我眼前仿佛打开

一个新世界。”庞飞说。

勤力写生与研习传统，看似是两回

事，它们却又在同一股追求中汇流了：艺

术是真情的怒放，也是生命的真迹。

“五十知天命。到了做个阶段性小

结，然后再出发的时候。”庞飞说。有一

点，他十分笃定，深入传统探寻宝藏的立

足点永远是当代，“我想将传统精华转换

为当代观照，赋予传统生命。这才是一

种血脉的传承。”

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这些新探索最

终会形成怎样的新思考，又为其艺术创

作破出怎样的新路，我们却不禁报以深

深的期待。

庞飞：当代水墨的上海样本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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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飞以酣

畅淋漓的泼墨

泼彩形成自己

成熟的画风。

左图为他的《多

少 楼 台 烟 雨

中》，下图为他

的《山外山》。


